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 218 号 邮编：325299 电话：（0577）总编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258 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

玉海楼玉海楼4 2025年8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蒋震 ▏编辑 陈良和

络麻，是椴树科黄麻属一年生草本

植物，又名绿麻、牛泥茨。东南亚国家

广泛种植，我国开始于清末民初，主产

区为浙江、广东和台湾三省。

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

第二期，下同）刊物记载，瑞安县于1955

年在马屿区试种200亩地。之后，种植

面积逐年扩大，到1965年，马屿、陶山和

仙降三地种植总面积达13000多亩。

那时是集体化生产年代，生产队贯

彻国家“以粮为纲”方针，把蓄水性好的

农田用于种植水稻，安排江边的涂田、

地势高的农田和山坡地等涵养水分差

的土地种络麻。

农历四月底，麦熟收尽，络麻种植

序曲悄然奏响。社员连续作战，投入到

翻地整垄、点种络麻的劳作中来。今年

80岁的陶山镇沙垟下村村民戴献云指

着田垄告诉笔者，种络麻，要先把农田

整理成这样一垄一垄的，每垄宽50厘米

左右，长度可长可短，垄间距15厘米左

右。用锄头顶部往已垄好的土上敲出

浅浅的小坑，坑距以10厘米至12厘米

为宜。负责点种的人，把种子点到坑

中，每个坑放麻籽三四颗，再撒上草木

灰（俗称火泥）即可。4天左右，络麻苗

就破土而出了。

络麻生长期通常为4个月，出苗后，

田间管理必须跟上，这是保证络麻长得

粗壮、麻皮厚实、产量高的关键。今年69

岁的马屿镇上郑村村民郑圣满扳起手指

跟笔者谈起他的种植经验：“其实，络麻

的田间管理就‘疏、除、施和防’4个字。”

据他介绍，络麻苗生长40天左右，

要进行疏苗，把多余的、长势偏弱的苗

拔掉，使苗株行距分布均匀，苗高基本

一致；其次是除草。初夏时节雨水多，

杂草长得快，络麻生长的前70天，要除

草两三次，待到植株长至七八十厘米

高，就不用除草了，因为那时络麻叶繁

茂，草长不出来了；第三是施肥。络麻

整个生长期大致施肥两次，前期施农家

肥，茅坑里的粪便，猪牛栏中的栏坢（指

垫在猪栏里的稻草或茅草，经过猪粪便

的长期浸泡，腐烂后而成的混合物）等，

中期施日本产的“苏素”（音），促其拔节

壮秆；最后一关是防虫。在络麻生长中

期会有“络麻虫”病害发生，那时都用

“敌百畏”农药进行喷洒。

络麻品种不同，成熟时间有所差

别。早期种植的圆果黄麻，是从台湾地

区引进的，农历十月中旬成熟。上世纪

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瑞安域内全部改种

“印度黄麻”，这种络麻成熟期在农历九

月与十月之间。成熟的络麻高2米左

右，采收时间要根据络麻实际生长状

况，最佳时间为花期结束、刚结麻籽时，

过期采收，麻皮质量变差，出麻率降

低。如果超过20天，地里的络麻只能作

留种用了。

剥好的麻皮有两种处置办法，一种

是直接晾晒干，一种是沉放水中沤。选

择晒或沤，取决于当地习惯做法和收购

站的收购意向。

笔者在仙降上河村附近寻访昔日络

麻地时，遇到73岁的村民林秉权，据他介

绍，仙降这一带都是采取麻皮直接晒干

的方式。天气好，社员们就地找一片空

旷的麻地，把麻皮直接晾晒在田垄上。

若遇到雨天，则将麻皮挑至生产队

仓库或祠堂里，暂时晾在地上，天气转

好，再拿到外面放在支好的竹竿上。晒

干后的麻皮直接送当地收购站过秤拿

钱，个别交给公社指定的社队打绳厂加

工。直接晒干的麻皮，只能加工成绳索，

用于船上、建筑工地和群众日常生活。

用沤的方式，则是把麻皮捆扎好，

扔到河里浸泡 20 天左右，再拿上来，

在河边的石头上用力反复摔打，或者

用洗衣服的木棒来捶打，直到把麻皮

上的青皮除去，剩下白白的麻筋，晒干

后交收购站。杭州萧山一带大多采用

这种办法。麻筋可以加工成高强度的

细丝，用于纺织麻袋，织成麻布，做衣

裳。有诗云：“粗麻秋冬做寒衣，细麻

春夏贴身轻。”

《农业科学通讯》记载，瑞安这一带

络麻亩产255公斤，上世纪七十年代，50

公斤干麻皮收购价为17元，因此每亩产

值约为85元。稻谷买卖价50公斤为6

元，按亩产550公斤计算，亩产值为66

元。由此可知，当时种络麻的经济效益

好于种稻谷。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化纤工

业飞速发展，产品质好价低，使得络麻价

格一路下滑，致使种植面积急剧下降。

加上分田到户和供销体制改革，种络麻

的农民越来越少。1984年，飞云江两岸

络麻彻底消失。

四十年前飞云江两岸社员（农民）种

植络麻，既是一种生计需要，也是一种农

耕文明实践，从种到收，每个环节都浸透

汗水，凝结着智慧。当化纤的浪潮席卷

而来，这延续数十载的麻事终成过往。

然而，那些沾满露水的劳作、染得焦黄的

双手，连同月光下沙沙作响的麻林，早已

沉淀为飞云江岁月长卷中最温暖、最坚

韧的一页记忆。

络麻有个与众不同的特性，那就是

露水越多越容易夹麻脱皮。

农历十月，秋高气爽，恰是一年之

中夜间露水最丰沛的时候。凌晨1点钟

左右，社员们穿上旧衣旧裤，戴上手套，

急匆匆赶到麻田，开启采收劳动。

采收方式有两种，即砍麻与拔麻。

砍麻，右手握砍刀，左手拢住两三根麻

杆，一刀砍断；拔麻则是双手拢住两三

根络麻，先往前一送，然后使劲往后一

拽，连根拔起。

两种办法各有千秋。砍麻地上留下

了麻根，下一步需要再处理，增加了劳

动量，也易扎伤收麻人的脚；而拔麻则

很费力气，人容易累，速度也慢。瑞安

域内以砍麻居多。

天放亮，社员们转入夹麻与剥麻。

夹麻，两人一组，可以夫妻搭档，亦

可强劳力与新社员配伍。说白了，就

是要强弱搭配，力气大、农活拿手的人

负责夹麻，另一人则负责拉麻。陶山

镇沙垟下村村民许乙相今年68岁，他

13岁开始与络麻打交道，是远近闻名

的夹麻好手，他向笔者讲述夹麻方式：

拉麻的人拿起两三根大小相同的络麻

递给夹麻人，夹麻人把手中的夹麻棍

（由两根一尺来长的竹竿或铁管制成，

光滑而结实）夹住络麻，拉麻人握住麻

杆迅速往后拉，夹麻人轻轻用力，让夹

麻棍从麻杆上不轻不重划过，夹掉麻

杆上的叶子，同时让麻皮与麻秆的接

触面松动。接着，拉麻人再把络麻送

给夹麻人，夹麻人双手手腕向下一弯

一拧，用恰到好处的力气，让麻杆从夹

棍中滑过，“吱溜”一下，麻皮与麻杆分

离。

夹麻是农活中较有技术含量的一项

劳动。夹得太紧，拉麻人拉得吃力，影

响剥麻速度不说，且易把麻杆弄碎，麻

杆的利用大打折扣；夹得太松，拉麻人

倒是轻松了，但麻皮与麻杆分离不彻

底，增加剥麻难度。夹麻中还要特别注

意，麻皮与麻杆分离时，必须让麻杆朝

向地面，否则，麻杆可能戳向拉麻人的

脸，甚至眼睛。

剥麻比较简单，把夹过的麻皮从麻

秆上拉下来即可。不过，剥麻时间久

了，汁液会把手掌染得焦黄的，时间长

了，手指会开出一道道口子。老人们常

说：“剥麻人的手指，比麻皮还糙。”有的

社员手指被划伤，缠上橡皮膏，活像捆

扎的一段一段香肠，局外人看见，都觉

得滑稽。

月下挥刀染手黄

飞云江畔络麻种植往事
■虞秋生

垄上点种，念好“疏除施防”四字经

夜间收麻，强弱搭配夹棍用巧劲

或晒或沤，处置不同用处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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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旧城内的忠义街，承载着厚

重的历史文化记忆。早年，在街道北

侧，有一幢坐北朝南、气势恢宏，具有

典型地方特色的清代建筑，那便是林

庆云故居。如今，它作为文化保护遗

迹，已整体移建至百米见外的利济医

学堂东侧。

林庆云（1915—1946），字志甄，

瑞安城关人，系“东瓯三杰”之一陈黻

宸的侄孙女婿，陈谧的妹夫。他雅爱

乡邦文史，崇尚永嘉之学，为人慷慨，

乐助公益，是民国时期本邑著名的慈

善家。20 世纪 30 年代初，正是他出

钱、出力、出场所，助建瓯风社，创办了

名噪一时的《瓯风杂志》，为家乡人民

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1933 年 11 月 20 日，林庆云与陈

谧在浙南名师刘绍宽的支持下，汇集

同郡多位俊彦之士，在瑞安杨衙街（今

忠义街）利济医学堂求志堂，发起成立

瓯风社，主要成员有刘绍宽、王理孚、

黄式苏、高谊、梅冷生、陈仲陶、池志

澂、林损、孙延钊、李笠、李孟楚、宋慈

抱、陈谧、陈准、张扬、林庆云等16人，

都是温州各县学术界名流，其中数林

庆云最为年轻，未届弱冠，即被推举为

总理事。从此，小伙子将满腔热忱都

投入到了瓯风社务之中。

结社办刊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林

庆云义无反顾，除主动承担费用开支

外，还把自己的私宅作为社员雅集场

所。瓯风社出版的《瓯风杂志》，属传

承地域文化的学术性刊物，主要以刊

载瓯郡前哲遗稿，发表今人近著，传存

瓯郡地方文献为职志，以期达到敬恭

桑梓，昌明故有永嘉学术，正俗解蔽之

主旨。1934年1月开始正式发行创刊

号，由书法家池志澂题写刊名，铅字排

印，为古籍线装书版式，共70页，每页

600余字。

《瓯风杂志》面世后，成为温郡学

者发表作品成果的园地，既有专著诗

文，又刊印了孙诒让、陈黻宸、宋恕等

多位乡贤的遗作，“使瓯骆之邦，复为

东南邹鲁，风气所被，几及苏、鄂、闽、

粤各省”。林庆云更是乐此不疲，整天

忙得不可开交，将每期杂志寄赠全国

各地图书馆、藏书楼及有关人士。

1936年10月，杭州举办全省文献

展览会，瓯风社积极参与文献搜集活

动，为展览会提供了大量征品。据刘

绍宽的《厚庄日记》所载：“瑞安由陈穆

庵、张宋庼、林庆云三位经手，甚有条

理。搜得宋、元、明乡间碑版颇多，名

人照片有数十张，资本皆出林君。”这

次展览扩大了永嘉之学的影响力，提

高了瑞安的知名度。刘绍宽嗣后评论

道：“各县新进之能为国学者，以瑞安

为最，永嘉第二，乐清第三，平阳第

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时局

动荡，《瓯风杂志》被迫停办。这期间，

林庆云被推举为东北小学校长，虽然

没有从教的经验，但他知人善任，紧抓

师资这一环节，聘请年轻有为的张翊

中、王继尧、李崇岳、李藩等老师任教，

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后来，他任命

张翊中为教导主任，让她主抓教务工

作，使全校教学水平大为提高，在全县

各项活动比赛中屡获冠军。东北小学

由此声名远扬，连县长和平阳等地的

一些家长，也想把子女转学来此读书。

不过，办学抓教育，是需要花钱

的。抗战时期，政府财政困难，学校入

不敷出，年年赔钱。身为校长的林庆

云，为此负债累累，不得不变卖家产，

竭力维持。社会上有人看不惯他热心

公益、倾尽家资的义举，反而加以恶意

的嘲讽。林庆云却本着“国难当头，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信念，不为所动。

1943年，他还受政府任命，毅然承

担起救济院院长的职务。瑞安救济院

创办于民国初年，包括育婴堂、孤儿院

和利济医院，其经费主要依靠民间募

捐和从义仓中拨划一定配额的粮食来

维持。当时，救济院的保姆、员工和孤

儿有150余人，大家的伙食、保育员的

工资全得靠林庆云一人去解决。为了

躲避日寇的骚扰和轰炸，他把救济院

搬到沙垟山边的寺院里。结果坐吃山

空，资金耗尽，他不得不变卖家产，靠

举债维持日常费用开销，最终竟落入

被高利贷盘剥的深渊。

尽管困难重重，林庆云还是竭尽

全力，顽强支撑下来，移址沙垟的那段

时间，育婴堂里没有死过一个婴孩。

想不到屋漏偏遭连夜雨，此时，庆云的

爱妻竟然过早逝世。林家原本殷实富

足，除田产外，南门还有鱼咸行等店

面。但林庆云一向仗义疏财，乐襄义

举，结果使得家境每况愈下，妻子死

后，更是负了一身债。

最后，他不得不辞去救济院院长

的职务，变卖掉南门店面、家中细软和

大部分田产，还将住房东侧一半抵债

出去，总算从债台高筑的窘境中脱

身。这时，抗战也胜利了，他本来完全

可以舒一口气，重新施展拳脚干一番

事业的，却不料突患伤寒，于 1946 年

正月十六日，离开了人间。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瑞安

人民是不会忘记林庆云的，多少年过

去了，他那疏财行善、乐襄义举的功

德，仍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

扫一扫，看电子版

秋天，飞云江两岸马屿、陶山和仙降等地的

涂田里，一片片络麻高高地挺立着，青黄相间的

麻叶随风摇曳。月光如昼，社员们手持砍刀穿

梭于麻秆间，刀锋划过麻秆的“咔嚓”声此起彼

伏，一排排络麻相继倒下，露水合着汗水湿透了

社员衣裳，社员手臂被麻刺扎出点点血迹，双手

被麻汁染得焦黄……这是40多年前飞云江沿

岸社员收割络麻的劳

动场景。

近日，笔者在云江

两岸的田间地头、屋前

房后和村文化礼堂，与

当年的种麻人一起追

忆远去的种植往事。 络麻成熟待收时络麻成熟待收时

农民两人夹麻情形农民两人夹麻情形（（网络图网络图））

农民剥麻情形农民剥麻情形（（网络图网络图））

林庆云宅林庆云宅


